原文：神乎神，客在门。
说解：
把“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门”连起来朗读一下，应该有一种对仗工整合辙押韵而朗朗上口的感觉，由此不难看出，《小针》开篇的这十二个字，其实是一种特殊体裁的歌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口诀”。并且，很显然，作者所要论证的“小针之要”，若一言以蔽之，亦正是这句口诀。我们知道口诀的意义就在于精炼概括、易颂难忘，所以由此亦可看出《小针》作者的文学造诣及其对文章布局的精心编排：他先以一句口诀来扼要地概括一下“小针之要”，意在开门见山、提纲挈领，使之凸显为全文的理论基础和论证重心，然后再围绕这句口诀展开详细具体的说明。
我们已经知道，所谓“小针之要”，即乃针刺治病的基本原理，那么，它至少应该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四个方面的内容。而作者以区区十二字作为“小针之要”的纲领，则势必每一字皆赋有深邃的内涵，所以这也完全符合口诀文化精炼扼要的特点。由此还可以确认一个事实：医学典籍和道教典籍中那些高度概括性的各类口诀，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医口诀文化，实由《小针》作者所开创。
然而正由于口诀具有凝练概括、蕴涵深邃的特点，所以道医（注：所谓“道医”，从字面上讲，本乃道术与医术的统一。盖古代正宗医术原本于道术，故医与道实属一体。对《内经》作者而言，其针刺治病技术即乃医学方面的道术，所以他们总把自己的学术称之为“医道”、“针道”或“刺之道”，是以古代正宗医生亦可称之为“道医”，而《小针》作者即乃道医的创始者。）亦不可能用口诀来普及医道，而只能是作为“秘诀”，用以师徒之间的私相授受。这是因为道医的口诀不光是合辙押韵、凝练概括，而且还尽是些隐喻或暗语（就类似于现代网络上流行的火星文），一般的外行，很难窥破其中的奥秘。因此，实际上，道医最初使用口诀这种传播形式，其主要用意还是在于对外保密。至今我们看道教典籍中的口诀，往往觉得云山雾罩、迷惑难解，也正是这个缘故。然而后世习医之人，去古既远，乃唯以《小针解》为据，把这六个字断句为“神乎，神客在门”。如此割裂口诀，则背离原创，已不啻云泥，殊不知《小针解》本乃巫医所作，尚未入得道医之门，而通篇尽是胡诌八扯也。
在前文的说解中，业已大概说明，“粗守形、上守神”的主旨在于生理，其核心就是明确人的生理机制必以神为根本。而此一句，我们要说明，“神乎神、客在门”的主旨在于病理，它说的是一旦神气不足，外邪就会伺机侵入，其核心就是明确人的病理机制亦必以神为根本。然而生理、病理实乃医学基础，一旦真正明确了以神为本的生理、病理，则后续的诊断之法、治疗之术，也就昭然若揭、迎刃而解，犹如水到渠成，无须功力，此所以作者要把这组口诀确立为《小针》的纲领。
所谓“神乎神”者，其前面的“神乎”二字显然是形容词，用来修饰后一个名词“神”。是则“神乎神”的意思，与现代口语的“神乎其神”大体相当，在这里即是形容人体的神气具有统御生命、无所不在而又神秘莫测的特性。
这是因为，人体的神气取决于先天的、冥冥之中的禀赋因素，而非后天人为之所能。比如，尽管人体的神气覆盖于整个肌肤表层，但是我们却看不见它、摸不着它，虽然它能够随时为我们提供各种精确的感觉信息，但我们既不知道它如何感知，也不知道这种感知过程如何传送。即便在聪明的现代人看来，也不免有点儿神乎其神、莫名其妙之神秘感，此所以谓之“神乎神”。
但是，“神乎神”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含义：按照道医的神本主义生理学，这一层覆盖于肌肤表层的神气，还是生命的保护之神，而且这个保护神的运行机制仍然是神妙莫测的。因为，这一层神气在人体的外围构成了一道虽然无形但却实实在在的防御屏障，并且时时刻刻在保护着人体免遭各种外界邪气的侵袭。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能活在世上，能够经得起风霜雪露、耐得住寒暑燥湿，这一切并不取决于形，而是取决于神，取决于这个保护神无所不在的防御功能。因此，无论如何，总而言之，一个人神气的多少，不仅仅与聪明睿智直接相关，还直接决定着抗病能力的强弱，而一个人的抗病能力，才是衡量其健康与否的唯一的客观标准。实际上，也正是基于神所具有的这个生命保护神的机制和作用，道医才可以毫不含糊地宣称：“神者，生之本也。”
在古代道家的文化氛围中，“客”总是与“主”相互对立的概念，凡主体以外的事物，即统称为“客”。作者在这句话里，虽然没有提到“主”(被省略了)，但是实际上有客必有主，而这个与“客”相对应的“主”，显然就是“神乎神”的“神”，亦即主体自身的神气。那么，此所谓“客”，则显然是指不属于主体神气的其它外气，其实也就是弥漫于躯体周围的空气以及由此构成的气候环境。
作者提出这一“客”字，意在表明，气候环境对于人体，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病理上，只能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因为“主客”这一对概念本身，就已经严格规定了主从、主次这样的等级涵义。
因此，很显然，由于“客气”（气候环境）总是弥漫于肌肤表层的外围，所以人体实际上随时随地都处在“客气”的包裹之中。于是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如果没有皮肤的阻挡，客气随时都可能闯入人的体内，对主体神气构成干扰，从而产生主客冲突。那么，如果我们把皮肤看做是隔绝人体与气候环境的门户，这种整个躯体肌肤都被外气紧密包围并且随时企图伺机进入的状态，即谓之“客在门”。很显然，这个“客在门”的逻辑内涵，不是让人热情好客、开门揖客，而是让人加强戒备，谨防不速之客的骚扰。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如果皮肤这道大门不够严密，或者由主体神气构成的外围防御屏障不够坚固，作为气候环境的体外客气必然会真的侵入到肌肤之内，于是也就必然会与体内的神气发生主客冲突，从而有可能引发各种疾病，故这里的“客在门”之“客”实即相当于后世医家通常所说的“外邪”。
我们都知道，按《内经》的病因学理论，凡外界的致病邪气，主要就是通过皮肤侵入人体的，这也正是《小针》作者把皮肤比喻成“门”而提醒防范的原因。那么，古人势必已经认识到，看似完整无损的皮肤，其实并非特别的严密，而是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天然缝隙或漏洞，是为防御屏障的薄弱环节。换言之，正由于外界客气随时随地总要试图通过皮肤寻隙而入，而皮肤上又确实存在着种种薄弱环节，所以每个人随时都面临着客气（气候环境）侵袭的风险。这种由于皮肤自身的天然缺陷而随时可能导致疾病发生的情况，即如《灵枢·五变》所云：“余闻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
实际上，古人能够意识到皮肤表面存在着许多缝隙或漏洞也并非不可思议。因为，只要稍微仔细观瞧一下，就不难发现，人体的皮肤表面确实是布满了纵横交错呈沟壑状的网状纹理，现代医学把这些纹路称之为“分裂线”或“张力线”，而古人即谓之“腠理”。这其实就意味着，古人仅凭直觉就已经猜测出，人体的整个皮肤是由无数个小块皮肤拼凑连接而成的（须知这正是现代组织发生学的结论），而由拼凑连接的缝隙所形成的纹理即谓之“腠理”（腠就是拼凑，理就是纹理），故腠理缝隙的存在必然使得防御屏障不可能十分的坚固。因此，“腠理”这个概念本身就已经表明，这就是客气得以侵入人体的通道。当然，腠理所形成的缝隙都相当微细，肉眼无法得见，但肯定存在，否则外气又怎能“循毫毛而入腠理”呢！ 
毫无疑问的是，人类皮肤上的腠理肯定不是特意为客气入侵设置的。那就只有一种解释：皮肤腠理本来是人体生理的需要，那原本是人体自身的神气出没于肌肤内外的固有通道。实际上，神本主义生理学的实质就在于，神气在人体必须是一种川流不息的动态存在，而不可须臾静止。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缝隙的存在，神气就不可能川流于肌肤内外，那就不但不会产生任何知觉，而且形与神之间的演化过程亦将中断，于是生命必将嘎然终止。因此，在道医看来，皮肤表面的腠理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正是由于神气在正常情况下总是在腠理之间川流不息，使得所有这些缝隙随时都处于填充状态或者致密状态，于是在整个人体外围就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道虽然无形但却异常坚固的防御屏障，从而使人体能够经得起风霜雪露、耐得住寒暑燥湿，抵挡住了无所不在的客气的侵袭。
实际上，道医所谓腠理，也就是他们常说的气穴或腧穴。这种一个概念多种称谓的现象，在《内经》非常普遍。盖气穴之“气”，原本就是指主体神气，“穴”则是出入潜伏的通道；而“腧”通“输”，即运输、传送的意思。故道医既称气穴为腧穴，实际上就已经确认，神气的生理特性就是不停顿地内外周流。即如《调经论》所云：“夫阴与阳，皆有俞会，阳注于阴，阴满之外，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只不过，《内经》中的气穴和腧穴概念除了生理学含义，还有治疗学含义，而腠理概念则只有生理学含义，不涉及治疗。
因此，无论是腠理，还是气穴、腧穴，这些称谓都是从生理角度对主体神气而言的，然而外界客气侵犯人体亦要经由同一通道，而不可能另辟蹊径。那么，从病理学的角度看，再称气穴、腧穴就不很妥当，而腠理又显得直白，不利于保密。故此所谓“客在门”，就是换了一种比较隐讳的比喻：如果某个主人家对于门户疏于防范，而经常处于四门洞开状态，则势必给某些早就潜伏在门外伺机而入的贼寇造成可乘之机，那么遭到贼寇的侵犯和劫掠，也就在所难免。
因此，“神乎神，客在门”的完整意思，就是在主体神气不足而防御机能低下的情况下，外部的邪气便得以穿越皮肤表层的孔隙，侵入体内，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这就是神本主义的病理机制。
由生理状态下原本只供主体神气出入到病理状态下要让神气与客气共同穿越，腠理的缝隙必然要显得相对狭窄，难免出现阻塞，于是神气的正常流通必然受到壅堵，于是，神气（原始血气）的病变终将在皮肤上产生。本篇序言中所说的最根本的病理机制——经脉不通、血气不调，其实就是这么造成的。
综合上述，道医的病理学，与其生理学完全统一，都是坚持以神为本。因此，按照神本主义，疾病发生的机理，主要在于内因，即主体自身的神气不足，以致防御屏障不复坚固致密，而客邪的侵袭只占次要。
然而同样按照神本主义，一个人整体神气之盛衰多寡，实由先天禀赋而定，固非临床医生之能为。因此，唯有疏通局部神气的壅堵，解除局部客气的侵袭，才是“上守神”的实质所在。故《小针》十二字纲领的重点，最终还是落在了“客在门”三字，并由此奠定了针刺临床医学的基础——通其经脉，调其血气。
以上这组十二字秘诀，即乃《小针》作者总结制定的针刺治病的基本原理。至于如何把这个基本原理应用于临床实践，请看下文。
